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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版)
过去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和浪费现象严重，也

是部分村民致贫一个因素。为此油斯村成立了红白喜事理
事会，订立村规民约，提倡婚事新办，全面推进丧事简办。

现在，红白喜事简办有了标准，一改攀比讲排场的风
气，“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的节俭之风逐渐被村
民接受。“去年我70岁生日，娘家人非要来给我办酒，我不
要他们来。他们以为我是因为没钱才不办，说不要我出一
分钱，但我就是不松口。”肖新容说。

油斯村还充分挖掘先进典型，开展“最美保洁员”“最美
院落长”“模范道德家庭”“环境整治先锋”“移风易俗好榜
样”等模范评比活动，涌现出蔡田娥、吴和龙等一批先进典
型。2018年、2019年油斯村连续两年被市、县评为“移风易
俗示范村”，2019年，油斯村村规民约被湖南省评为“优秀
村规民约”。

如今，这个昔日的省定贫困村，早已发生了美丽蝶变，
整村脱贫出列，还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

“比翼平生白首期，驱驰南北复东西。
羽檄关山披夜月，芒鞋风雨动晨鸡。”“览
胜爬山寻古史，偷闲究物益新知。更喜夫
妻同风雨，常共支支革命词。”这是著名史
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吕振羽写给夫人江
明（原名王时真，后因地下工作需要改名
江明）的诗句。

几年前，我曾造访苏州耦园，倾听过耦
园主人沈秉成、严永华的爱情佳话，寻读过
沈、严合著的《鲽砚庐联吟集》，深为这对

“静好缘从翰墨来”的神仙眷侣、翰墨鸳鸯
折服。其实，与沈秉成、严永华比起来，吕振
羽、江明这对革命伉俪毫不逊色。吕振羽以
治史著名，但亦能诗。他十五岁读经馆时就
留下处女作《咏榴花》：“门内榴花树，花开
别样红。何时成硕果，此日莫摇风。”他晚年
曾自述说：“颇好吟咏，每有所感，必有所
咏。然随吟随舍，不论口吟、笔录，存稿极
少。年深日久，多已忘却。”江明长期从事党
务工作，协助吕振羽开展历史研究，亦有诗
才，吕振羽常称其为“革命老伙伴，文章一
字师”。他们的儿子吕坚先生回忆说：“父亲
自幼喜爱古诗，偏好唐诗，尤喜杜诗，常常
以和母亲在一起用湖南乡音吟诵古诗为
快。”可见，吕振羽、江明均好吟咏之事，常
在一起吟诗作赋，乐此不疲。

吕振羽著有《学吟集诗草》，收录诗歌
三千余首。脱胎于《学吟集诗草》的《吕振
羽诗选》内容丰富，除咏史诗、记游诗、题
赠诗、时事诗外，他写给夫人江明的爱情
诗亦占有相当的分量。吕振羽、江明虽然
没有像沈秉成、严永华那样留下《联吟
集》，但在《吕振羽诗选》中，保留了这对革
命伉俪不同时期的一些联吟诗。

1938 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委派吕振
羽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偕江明从

长沙经邵阳远赴塘田市，筹借清末湘军悍
将席宝田的“塘田别墅”作为塘田战时讲
学院校址。吕振羽、江明乘一叶扁舟，溯资
水险滩而上，沿途山重水复，风光如画，勾
起了这对恋人的诗情，于是他们一路行
走，一路吟咏，留下了六首唱和诗、一首联
句诗。所谓唱和诗，就是你写一首，我和一
首，两首诗押相同的韵，题材、风格、意境
相近。江明的“一苇历险滩，声喧乱石间。
浪涌千山起，风逐曙色来。”与吕振羽的

“一滩又一滩，狂浪涌层峦。江流去不转，
山山蜿蜒来。”就是典型的唱和诗。所谓联
句诗，就是你写一句，我写一句，凑句子而
成的诗歌。吕振羽、江明留下的联句诗为：

“八月夫夷泛客舟，江水迎船向北流。节劲
古木夹横岸，山穷不是水尽头。”因为年代
久远，已经很难查证哪句诗是吕振羽的，
哪句诗是江明的了。这些联吟诗虽然是他
们初次合作，但因双方都工于吟咏，又心
有默契，因此出口成章，风格清新，浑然天
成，既满含对家乡风物的礼赞，又充满对
美好前途的憧憬。

在塘时战时讲学院期间，吕振羽还留
有《晨操偕全院人员练跑至平石潭联句》
二首。其一：“清澈潭水深十丈，峭壁危崖
画不成。陡石西峙成合璧，沿滩东耸砫高
坪。”其二：“三千民校俊男女，五百黉墙铁
甲兵。河伯蜿蜒系苗岭，夫夷回旋入沧
瀛。”江明当时是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办公
室秘书兼民众教育员，工作在吕振羽身
边。这两首联句诗虽然没有注明联句之
人，但极大可能是江明。

1939 年8月，吕振羽受党的委派到重
庆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导下从事理
论战线、历史研究与统战工作，并受聘在
复旦大学讲授中国经济史、先秦诸子思

想、计划经济学等课程。吕振羽、江明住在
磁器口一个山村印刷所，既要担心日寇军
机轰炸，又要提防国民党特务跟踪暗杀，
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面对困境，他们积极
乐观，顽强工作，苦中作乐，留下了一首脍
炙人口的联句诗：“山村层竹围，天书广印
传。接席皆同志，连床共室眠。朝朝斥敌
机，夜夜惕顽间。问俗访农户，援手攀岗
峦。”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他们这段光辉战
斗历程。

1949年6月，吕振羽受命率安东干部大
队五千人南下，经九江抵南昌，途中与夫人
江明留下以《抵九江望庐山》为题的五首联
句诗。其中一首为：“九道茫茫浸浔阳，涤除
积垢清江水。井冈南望红霞染，同载豪情入
赣江。”其时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人民解放
军攻势凌厉，锐不可挡，而国民党反动派兵
败如山倒，节节败退，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因此他们沉浸在黎明即将到来的喜悦之
中，诗句洋溢着满满的革命豪情。

在一起的时候，多联吟之作；而两地
分隔时，少不了寄诗之举。无论是解放前，
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与江明都一度
长期分离。吕振羽在给江明写信时，常常
伴有诗作。如“何时复比翼，慰我情绻绻。
生当长相爱，百年愿同穴。及壮况奋发，为
党励志节”。又如“两地传书意味长，珠玑
点点吐文章。个中省破真消息，为道秋娘
胜梅郎”。无不是深情款款，爱意满满。

吕振羽、江明伉俪一生历尽坎坷，但
相濡以沫，情深意笃，至死不渝，恰如他在

《清平乐·除夕念江明》中所言：“革命夫
妇，忧乐长相顾。战斗生涯长爱护，马列毛
选共读。相依苏北湘南，白山黑水延河间。
未怕斗争险苦，迎接人民江山。”

（张东吾，新邵人，任职于市住建局）

吕振羽伉俪翰墨情
张东吾

我极喜欢古文，觉得古文之美，美于音韵，美于意
境，更美于简凝。每当读到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
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时，只觉心
中大畅：清晨，阳光轻轻洒落，园中的葵菜亭亭玉立，青
青的叶片上滚动着露珠，在朝阳下闪着珍珠般的光泽。
我脚下这片土地啊，因这灿烂的阳光，温润的雨露，万
物都闪耀着生命的光辉，到处生机盎然、欣欣向荣。寥
寥数语，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晨葵绿图。

你也许认为，这承接着阳光雨露的是向日葵吧。其
实，向日葵原产北美，明朝时期才引进，因叶大多毛，有
几分“葵”的样子，所以也得了个葵字。而青青园中的

“葵”，是一种蔬菜。《黄帝内经》中提到“五菜”，即葵、
藿、薤、葱、韭，其中以葵为首。一直到元代，王桢在《农
书》中还将葵呼为“百菜之主”。葵，便是家乡人所叫的

“冬苋菜”，应为“冬寒菜”，因苋与寒音同，所以误之久
矣。葵一年可多次播种，分为春葵、秋葵、冬葵，冬种春
生的那茬最好吃，细嫩润滑。

冬苋菜是老家冬春时节的家常菜。寒风阵阵，细雪
霏霏，冬苋菜从地面拱出来，一寸寸生长着，只到满地
长遍绿芽。那片绿色俏生生的，极显眼，是冬天枯黄背
景中的一抹亮色。这绿又是质朴的，即使在寒冬也丝毫
不轻佻，只让你笃定不慌。是啊，有了它们，整个冬天都
有了鲜嫩的食蔬，肚子饱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冬苋
菜的茎叶碧绿，叶脉上却染紫色。叶子是圆圆的扇面
形，像个小小的巴掌，覆着一层细细的茸毛，很是好看。
越是天寒，那巴掌也愈厚实。风霜雨雪，它都撑着巴掌
承接着，没有退缩没有畏惧，怪不得古人也唤冬苋菜
为“承露”，多美多贴切。长到尺来高的时候，就可以摘
菜了，阔大的叶，细长的柄，肥实的茎，清水里过几遍，
水灵灵的，简直要活泼泼笑出声儿来。

冬日里的蔬菜都带着霜雪的清气，极清香甘甜。在
我家乡，冬苋菜的吃法大致两种，一是摘下叶片打汤或
做火锅，再是将菜梗切成小段爆炒。冬苋菜是吸油的小
菜，得用猪油炒。母亲嘱我们烧猛火，铁锅快冒烟时，铲
进一块雪白的猪油，放入蒜泥豆豉，加上一瓢水。水烧
得冒泡泡时，倒入菜叶随意翻一下，马上捞出锅。这时，
汤是碧绿的，叶是鲜透的。我极喜欢冬苋菜的梗子，切
成细细的段，与豆豉辣椒同炒。绿油油的嫩菜梗，鲜红
的辣椒圈，黑色的浏阳豆豉，看着就清爽可人。吃起来
呢，脆生生的，嘎吱嘎吱响，又香又辣。邻家伯伯极喜欢
饮些小酒，下雪的日子，往往叫伯母炒上一盘猪耳朵，
一碟冬苋菜梗子，再喊父亲过去。两个石匠边喝边聊，
筷子挟住几段梗子往嘴里送，吃得额头直冒汗。这情
景，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动人的：山中雪，杯中酒，盘中葵。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食法，广东人喜欢冬苋菜煮
粥。米洗净后，加入适量清水泡一个小时，往锅内放入
少许猪油。大火煮开后，再用中火煲。煲到粥绵软时，加
入冬苋菜叶子，再倒入姜丝和少量盐，便是一锅清淡爽
口的素菜粥，开胃又养生。当年在乡镇工作时，冬日的
晚餐往往有道冬苋菜火锅。待到汤开了，放进还滴着水
的冬苋菜。冬苋菜经不得煮，即下即捞，吃到嘴里才清
香软滑。大家围坐炉边，一面煮，一面加小菜，喝酒的眯
两口小酒。这时，外面寒风乱吼，碎了的玻璃用木板挡
着，刮得呼呼乱响。厨房里却格外温暖，明亮的灯光下，
煤炉的火蓝盈盈的，脚边还盘着两只肥猫，冬苋菜的清
香溢得满满的。

（蔡英，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青青园中葵
蔡英

◆昭陵史话

太阳像一个乳白色的气球，浮在灰
蒙蒙的天空。北风呜呜叫着，沿燕形山不
停地吹过来。一只毛色发暗的小猫蜷缩
在墙根的稻草堆里，偶尔伸出头轻轻地

“喵喵”两声。
屋前的池塘边站满了人。老人们戴着

狗皮帽子，笼着手。妇女们打着赤脚，卷着
衣袖。小孩们跳着脚拍着巴掌喊：“干塘
喽，干塘喽！”

池塘一角，两个粗壮的汉子坐在水车
上，用力蹬着“龙头”，水车叶子飞快地转
动着。池塘已经见底，只有中间还有一条
浅浅的水沟，大大小小的鱼都集中在这条
沟里，只见鱼背晃动，水花飞溅。负责捉鱼
的两个男子站在水沟两边，每个人脚旁都
放着一个大水桶。另外几个男子用“塘泥
耙子”推着一条直径有十几公分的粗草
绳，把水和鱼往水沟里赶。黑脸、大嘴、长
着一颗暴牙的队长，双手叉腰，警惕地望
着站在塘岸上的妇女们，嘴里不时吼一
句：“不准下塘捉野鱼！”

塘里的水越来越少，水沟里的鱼随着
水流涌向水车，两个捉鱼的男子手忙脚乱
地捉起鱼往水桶里丢。有个胆大的妇女悄
悄下了塘，队长见了，大吼一声：“不准下
塘！”可那妇女好像没听见，低着头，手像
鸡啄米似地在木桶和塘泥之间挥动。其他
妇女见状，也纷纷下塘。裸露的塘泥上到
处是漏网之鱼，有“麻里婆”，有“饭粒长”，
也有“鲜子”鲫鱼。如果运气好，兴许能碰
到一条大鲤鱼。

开始，捉野鱼的妇女只在远离水沟的
地方活动。可过了不久，她们竟慢慢向水

沟靠近。队长见情况不妙，大吼一声：“不
要靠近水沟！”妇女们马上停下来。不过她
们只停了一会，又“若无其事”地向水沟挪
动，很快就“不知不觉”到了水沟边。有个
眼尖手快的妇女，飞快地从水沟里捉起一
条大鱼。队长眼也尖，发现了，几步跨过
去，从那妇女水桶里捉起那条鱼，丢进了
水沟。可另一边又有人捉了一条大草鱼，
队长忙赶过去，抢过那妇女的桶，把里面
的鱼全部倒进了水沟。那妇女不服：“你怎
么把我的鱼都倒了？暴牙子，短命鬼，你赔
我鱼！”一边骂一边抓起一把塘泥扔向队
长。队长火了，也抓起一把塘泥回敬过去。
在俩人互扔塘泥的时候，其他妇女趁机都
把手伸向水沟。岸上有人喊：“抢鱼了，抢
鱼了！”队长也顾不得用塘泥扔妇女了，捡
起一只“塘泥耙子”，用力砸向塘泥，顺势
一推，飞溅的泥浆呈扇形扑向捉野鱼的人
群。岸上看热闹的小孩一齐高呼：“打塘泥
了，打塘泥了！”捉野鱼的妇女马上四散躲
避，有的躲过了泥浆，却没躲过摔倒的厄
运，有的躲避不及，中了彩，身上脸上全是
泥巴，像个泥巴鬼。

我那时还小，不敢去“抢”大鱼，提着
小木桶，跟在妇女们后面，捉些小鱼小
虾。天气太冷，隔一会，我就要向冻得麻
木的双手哈几口热气。正在用“塘泥耙

子”推草绳的晚爷朝我眨眨眼，又望了望
他的左脚。我心领神会，等他离开，走到
他站过的地方，偷偷望一眼四周，手往泥
巴里一摸——好家伙，有一条大草鱼。我
双手捉住草鱼，正想丢进木桶里，没想到
这家伙力气大，身子一弓一挺，挣脱了我
的手。我站立不稳，一个趔趄，摔倒在泥
巴里。所有人都朝我看过来。我像个小
偷，心突突乱跳。队长也看到了。他走过
来，把我拉起，嘴里骂着：“毛都莫长齐，
来捉么子鱼？你看你看，衣服都湿了，冻
出毛病来，这几条鱼够养病么？”他一边
骂，一边飞快地捉住那条大草鱼，丢进我
的小木桶里，喝一声：“滚！”

中午时分，塘干了，鱼也捉完了。这
时，村子上空升起了缕缕炊烟。紧接着，一
阵阵鱼香弥漫开来。

后来，村里的鱼塘都承包给了私人，
干塘时，虽然也有人捉野鱼，但再也没出
现过“抢”大鱼的事。

如今，村里干塘时，只有几个老人和
孩子站在岸上看热闹。偶尔有一个老太婆
下塘，捉些小鱼，捡些田螺。塘主人会友善
地说：“捉一条草鱼回家吃。”她准会拒绝：

“不要不要，现在的细伢子不呷大鱼，喜欢
呷小鱼崽和田螺肉，嘻嘻。”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捉 野 鱼
申云贵

◆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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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岭杂谈


